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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忍之张 □合肥 王张应

人间亦有神仙居
□句容 唐红生

一念之间 □合肥 莫欣

九十年代中期，我刚到出版局工作时，分管的
处室里有个小伙子叫政，个头高高，面皮白净，衣
着整洁，也比较考究。他负责教材印制质量检
测。这项工作往往争议较大，但他不急不慌，条分
缕析，以检测数据说话，再会胡搅蛮缠的厂家业务
员也不得不服，大家都称赞他有能力，身上有股子
以理服人的儒雅之气。

他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从上海高等印刷专科
学校毕业分到局里工作的，是个年轻的技术干部，处
长老李很喜欢他。一次与我一起出差到江南，也带
上了政，告诉我政是大家出身，祖父是中国著名的国
画大师朱屺瞻，105岁的老寿星，上个月刚刚去世。
从此，我对政有了初步印象。

又一次，单位搞联欢活动，我看到政的身旁站
着个没见过的女孩，秀气、靓丽、文雅，好奇地猜
想：是政的女朋友吗？处里的同志笑话我：“什么
眼神啊，人家孩子都会讲话了。”那时候，小平同
志南方讲话正在掀起新一轮开放热潮，省直机关
出国业务团组也多了起来，我就接连到香港和澳
大利亚跑了两趟。合肥市不失时机地组织工商
企业出访寻求投资合作，由市里领导带队去美
国，印刷行业不少厂家的老总都随行。李处长就
来与我商量，可否给政一个机会，他的祖父刚去
世，许多亲属在太平洋彼岸，他想去探望一下，同
时，与企业老总们同行，也便于交流学习。我签
了个倾向性意见报给局里一把手，之后就批准了
处里的报告。

出国前的纪律教育很严格，办了专题学习班，
要求随团行动，定期返回等等。但这个团是各地各
单位来的，有省直也有市直单位的，有国企也有民企
的老板，既大且散。待到该团返回时，竟有数人“脱
单”，其中就有政。据说先是团里的领队给局里打了
国际长途，后又捎回一份政的请假条，说稍迟几天一

定返回。此时不论局里同意还是不同意，都是马后
炮了，没有丝毫意义。但他终于就拖了下去，再也没
有消息。有人就说是“叛逃”，也有人说责任在我“把
关不严”。搞得很是紧张了一阵子。

过了四年多，我随团去美，没想到在洛杉矶竟
巧遇了政，他还是老样子，一面笑嘻嘻地与我打
招呼，一面连连道歉，说是给我添了麻烦。他解
释，当时自己是想回来的，因妻子与孩子都在合
肥，但美国的叔伯们都不放他走，自己思想一松，
就留了下来，现在自己刚刚拿到绿卡，正在设法
为妻子和孩子办入境。他告诉我，在这边就业不
易，现在与人合作做旅游，专门接待国内来的团
组，安徽的团都接了好几个了。自己买了辆中
巴，沿着旅游线路开着跑，辛苦得很。想想，还是
在局里工作舒坦踏实。为了表示他的歉意，非要
送我一支网球拍，说是名牌“威尔逊”，当红大满
贯得主桑普拉斯用的品牌。这支拍子，柄比一般
的要长些，用得很顺手。退休后参加老年网球
赛，我常用这支拍子。

事情过去多少年了，后来听说政的妻子和孩子
终于到了美国，但没过多长时间，政的妻子不习惯
那边的环境，仍旧留恋她在合肥市政府的工作氛
围和待遇，吵着劝政一起返回国内，无果后，竟丢
下孩子给政，只身一人回来，再后来，两人就协议
离婚，她就重嫁了一个一直对她紧追不舍的房地
产老板，后又生了个儿子。政在那边也只得重组
了家庭。从此，那个曾经令人羡慕的温馨甜蜜的
小家庭就消逝了。政也还常常回国，找到过去机
关里的老同事、老朋友一起喝酒、聊天，常常陷入
沉思。他是在思索着走过的那段人生之路，能拎
得清究竟是哪头重，哪头轻吗？

人生走向，关键之处，取还是舍，往往就在一
念之间啊！

曾经留意到“百忍”作为堂号，悬挂在张姓人
家的厅堂里，位置在祖宗牌位之上。

窃以为，“张”与“百忍”似乎不该相提并论。
望文生义，二者恰好相反。“张”是力量象征，有强
烈进取意识，甚至有进攻意味，这与“百事隐忍”的

“百忍”，好像背道而驰。转而一想，也很正常，这
堂号里暗含了张弛之道。真正理解“百忍”，是因
为瞻仰了张恨水故居。在吾乡，新落成的张恨水
故居吸引了海内外众多文人墨客。作为从那块土
地上走出来的一个热爱文学、敬重文字的人，偶尔
回到那块土地上，自然会去看看张恨水故居。何
况，在张恨水故居对面，曾经有我的母校黄土岭小
学，那里有我童年记忆，少年梦想。拜谒先贤故居
加上旧地重游两个因素，催人移步，行走几百米便
到了张恨水故居。

在张恨水故居堂厅，正面墙上悬挂着一块牌
匾，匾上题铭：“百忍堂”。起先，以为这堂号出自张
恨水之手笔，老先生素有给自己住宅命名的习惯。
他曾将北京的自家宅院称为“南庐”。八年抗战时
期，张恨水流寓陪都重庆乡下，他将南温泉那几间茅
草屋称为“北望斋”“待漏斋”。请教张恨水故居管理
者，方知原来不是这么回事。“百忍”之堂名，与张恨
水本人并无关系，此乃张氏家族堂名。

“百忍”真是“百事皆忍”吗？张氏家族“百忍
堂”究竟有何来历？从张恨水故居回来之后，两个
问题交错萦绕在心头，形成心结，对人构成困扰，
不解开它还真不行，它让人坐立不安。于是追根
求源，查阅史料，终于清楚明白。

原来，张姓的来源，可以推溯到远古时代，迄
今已有五千年历史。《百忍堂家谱》记载，人文始祖
黄帝时代，黄帝有一子叫少昊青阳氏，少昊之子挥
自幼聪明过人，爱动脑筋。一次，他观看夜空，从
星星的组合中得到启发，经过研究，发明了弓。当
时人类生产活动以狩猎为主，弓的发明是一件很
了不起的大事。为奖励挥的发明创造，黄帝封挥
为专门制造弓的官，官名“弓正”，也称“弓长”，后
又将官名二字合并赐他“张姓”。张挥便成了张姓

人的始祖。
在《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找到了这样的记载：

“黄帝子少昊青阳氏第五子挥为弓正，始制弓矢，子
孙赐姓张氏。”正好印证了《百忍堂家谱》的说法。

关于“百忍堂”的来历，《旧唐书》说，寿张县张
家庄村（今濮阳市台前县桥北张村）张公艺（公元

577~676），以“忍”、“孝”治家，九世同堂，和睦相
处。麟德二年（公元665年）冬，唐高宗携皇后武则
天，带领文武百官离京去泰山封禅，归来时路经寿
张县，入户访贤，访到了时已 88 岁高龄的张公艺。
高宗问张公艺如何治家，张公艺连写了一百个

“忍”字，并列举不忍的危害：父子不忍失慈孝，兄
弟不忍外人欺，妯娌不忍闹分居，婆媳不忍失孝心
……高宗听后备受感动，当即封张公艺为醉乡侯，
封张公艺长子张希达为司仪大夫，还亲书“百忍义
门”四个大字，在当地敕修百忍义门。

张公艺去世后，族人为纪念这位“忍、孝”治家
的贤人，为他修建了“百忍堂”，永志纪念。“百忍”
二字遂成为家训在张氏家族代代相传，教育影响
着子孙后代。前几天，读《张恨水散文全集》，读到
张恨水有关“百忍堂”文字。年轻时的张恨水对于

“百忍”之清规戒律，颇有微词。曾经感慨，何必以
忍为代价来换取多世同堂！彼时的张恨水，显然
受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

不过，诚如张恨水本人所言，他只是个半新半
旧式人物。张恨水血液里还是富含了“百忍”因
子。明显体现在张恨水对家人孝悌，对外人仁
厚。张恨水生于乱世，死于乱世，虽历经磨难，还
是得以善终，或与张恨水所传承的“百忍”精神分
不开吧。尤其在晚年，“百忍”让他免除了不少麻
烦，甚至灭顶之灾。那年头，多少优秀作家生存处
境十分险恶，人不能活得像个人，一些人感到生不
如死，不得不寻求自我了结。张恨水算是幸运，他
小心翼翼地熬到了油枯灯灭，平静而去。

张恨水的“百忍”让人想到，好的家规家训如
同一把巨伞，为子孙后代遮风挡雨，造福消祸，神
灵一般保佑后人平安吉祥。

中学时，曾背诵过诗仙李白名篇《梦游天姥
吟留别》，那些描写辉煌流丽奇景的诗句，至今
依稀记得。当时我想，这瑰丽变幻的美景一定
是虚构的。后来终于知道，太白梦游处竟真有
此地，就是神仙居。神仙居古称韦羌山，历代
官修史志都记载了韦羌山即天姥山或王姥山。

五月的微风，捎走了蒲公英的种子，也捎带
我来到了浙江仙居的神仙居。从南门进入，一
条石径向幽谷深处延伸。沿着登山台阶步步向
上，湿润、清芳的气息沁入心田。葱绿的林海像
层层棉被，包裹着山体。黝黑的岩壁上刻有“太
白梦游处”，仙境之感扑面而来。怪石间，一泓
清泉穿隙而出，与沾染青苔色的石头撞个满怀，
发出叮咚声。古木参天，枝桠牵连，充满恣意生
长的野性。树连藤、藤缠树，常春油麻藤更是在
林间连连缠绕，紫红色的花，密密匝匝地垂下，
像一排排小鸟，意趣横生。举首而望，山势陡
峻，群峰伟岸挺拔，天姥峰直抵云霄，“天姥连天
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脱口而出。

“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当年太白是
穿着谢灵运的木屐登山，而今我将乘南天索道
飘然而上。缆车载我向山顶升起，远比李白徒
步快。站在峰巅，白云悠悠，“青冥浩荡不见
底”。山势巍峨连绵，奇峰突兀，如鬼斧神工、刀
劈剑削，气象恢弘。游步道多为飞架于数百米
高空栈道，游人在上面行走，仿佛悬于半空，惊
险中也成了一道风景。

飞鹰道绕着峭壁而转，如一条丝带系在悬崖
腰间，单听这名就知其惊险程度。一侧是千仞
绝壁，一侧是深不见底的沟壑。行走其上，如履
薄冰，如临深渊，因而行人较少。一簇簇杜鹃花
正热情绽放，或红或粉，像飘落在山间的朵朵彩
霞，妩媚地迎着胆大的游客。

栈道曲折，转过一弯，即到一块稍大的平台
——“印心台”。突然间万籁俱寂，原先的嘈杂
声即刻被巨壁阻隔，人心也跟着安静下来了。
举目四看，林海莽莽，形态各异的岩峰错落有致
地绵延开去，其中一峰独秀，形态酷似双手合十
的观世音，慈眉善目，优雅飘逸，透着绵绵祥
和。观音菩萨普度众生，一直备受百姓尊崇，此
刻正默默地念着咒语，护佑着这方山水。游客
们心怀虔诚，向观音祈愿；恋人们则掌心相对，
来一场山盟，因为“印心台”写有“心心相印，相
知相偕”。

一条长长的铁索桥飞跨南北，谷底流淌着绿
色，过桥来到北侧。山路边、悬崖上，千年老松
遒劲斜逸，外型奇特。它们根植于岩缝，与崖壁
相互映衬，苍桑中尽显坚贞不屈的风骨。摩崖
上刻有“烟霞第一城”，笔力雄浑。虽不见云蒸
霞蔚之胜景，但也清晰可见“仙之人兮列如
麻”。他们千姿百态，惟妙惟肖，或卧或立，或群
或独，似在石棋盘上饮茶对弈，又如在举办仙乐
演奏盛会，林涛阵阵，似有箫音传来。仔细观
看，千崖滴翠，万木竞秀，裸露的岩体经亿万年
流水切割和风雨打磨，荡开了层层波纹，一抹抹
翠绿随意点缀其间，如此仙境，令人超然。不由
得感叹，人间亦有神仙居啊！茫茫中，摩崖间的
天书“蝌蚪文”若隐若现，神秘莫测，难道是神仙
们留下的吗？

不知转过几道弯、拐过几个角，一路“迷花
倚石”、走走停停、坐坐歇歇，与峰峦对视、与草
木亲近，用本心感触、用灵魂品读，自在愉悦，不
觉已有数小时。乘坐北海索道下山，似有腾云
驾雾之感。俯视，群山逶迤间瀑布成群，雾气飘
渺。有的如银河直泻，有的如素锦飘逸，有的如
白龙腾跃，似一条条玉带镶嵌在翠绿中。

坐在回程车上，神仙居的那奇、那险、那
清、那幽一幕幕萦绕在脑海中。朦胧间，像太
白先生那样，梦游到神仙居，再次细品那无尽
的仙味。


